
口叵盈
日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小儿子、著名的京剧表演家、我院荣誉教授梅葆玖先生过世

了。他的过世，引发了海内外各界共同的悼念与追思。殊不知，上戏在建校伊始便因熊佛西

校长而与梅兰芳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将依据史料，厘清梅兰芳先生与上戏的渊源。

熊佛西先生自1947年春继顾仲彝先生之后，接任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校长后就面临

着严峻的挑战，在风雨飘摇的民国末年里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即便通过周末公演的票房收

入也难以为继，剧校学生生活一度陷入困境。曾在剧校就读的陈俊逢(后改名陈艰)就曾记

得这样一段辛酸而又感人的往事：

蒋经国在沪大搞“限价”，实限民而不限官，忽一夜之间店市全空，一切商品，
包括柴米油盐，统统“不知去向”，全校陷于绝粮。时学生食堂经几位师生努力，
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山芋，洗干净后用大笼蒸熟，以“开饭”之名共填饥肠。我奉
学生会派，在食堂门口当暗哨，因为即使山芋，来路不符合“限价”，怕蒋记“戡
建队”来找麻烦。忽见熊校长轻手轻脚地进来，那动作正如他平素夸张表演的“小
偷”。要在平时，我必大笑。这时却一点也笑不出来。只见他向门缝一探头，闪电
般地缩回，但不走，那头向天仰去，仰到快要向后倒的程度。我怕他真倒，跳过去
想扶，门外无窗的过道幽暗，我朦胧见他仰起的脸上有东西闪闪发光，点点滚落，
呀!他满脸是泪!后来，又有几次他想把家里那点可怜的“储备”拿出来与学生“要

吃大家吃，要饿大家饿”，都被我们婉言谢绝。111
一贯将学生视如己出的熊先生见状自然是心如刀绞，他也决心利用自己在文艺界的影响

力，改善“孩子们”学习生活的条件。

熊佛西先生便动员上海当时有名的影剧界人士，在剧校组织别开生面的周末义演，募集

了一笔可观的资金。同时，熊校长联合当时同在上海的夏声剧校的刘仲秋校长共同邀请梅兰

芳先生为两校义演，以筹募奖学金、资助清寒学生。当时，梅兰芳先生正与杨宝森先生在天

蟾舞台进行商演。一向乐善好施的梅兰芳先生欣然应允，答

应在商演过后为两校的学生义演三天。

于是，1947年11月27日，剧校校长熊佛西、夏声剧

校校长刘仲秋以及梅兰芳先生，联名致函上海市社会局与财

政局，力陈他们“为筹募学识讲座基金及清寒学生奖学金等

项，经窃承沪上戏剧界先进慨允协助，趁天蟾舞台停演期间，

定于十二月二、三、四等日假座义演三天(夜场)。将全部

收入(除付零星开销外)其余之款作为学术讲座基金及清寒

学生奖学金之用”幢1，并要求“准予豁免娱乐捐”∞1。

当年11月29日的《新民晚报》上报道了梅兰芳先生的

义举。“名伶梅兰芳，继营业戏结束后，将于十二月二、三、

四，三日，继续演唱三天，为国乐剧社。市立剧校及夏声剧

校筹募补助基金，剧目二日己定为《凤还巢》，三日为《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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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回令》，四日为《霸王别姬》，该三日票价并不加价，亦不推销，全由天蟾售票处出售。，，[4]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使更多的上海观众能领略到梅兰芳先生那风华绝代的精湛表演，而

且，一批为戏剧艺术而孜孜以求的莘莘学子也能得到雪中送炭一般的资助。

三天的义演很快就过去了，在演出的最后一天，夏声剧校校长刘仲秋便与熊校长一同致

信感谢梅兰芳先生的义举：
谨启者：

此次筹募讲座基金及奖学金，辱承先生慨允，约请先生赞助进行假座天蟾舞台
义演。仰荷先生热心教育、嘉惠青年，毋任钦佩。有劳精神，良深歉疚。先生高谊
云情，铭刻不忘。谨此代表全校师生致申谢忱，亮察是幸。

此致

畹华博士、宝森先生暨后台诸位先生

市立试验戏剧学校校长 熊佛西

私立夏声戏剧学校校长刘仲秋
11日，梅兰芳先生按约将义演所得的六千万国币送至剧校。熊佛西先生当即提笔致信

梅兰芳先生，表示感谢：
畹华先生大鉴：

谨启者，本校为筹募学术讲座基金及清寒学生奖学金，辱承台端热心教育举行
义演。云情高谊，曷胜荣幸，倾奉惠赐。筹募所得国币陆仟万元，业已转交本校会
计室，照收入册。专摺存储银行。至于用途支配，当提交本校行政会议决定。今后
校务苟能赖此稍抒困难，饮水思源，篆感兰沅。本校成立未久，一切未克尽臻，完
善当希。时加专素谢忱。另具收据一纸，随函奉上诸维。

荃照祗顿!
台安!

全衔校长熊佛西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5J

于是，为了感谢梅兰芳先生的帮助，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设立了以梅兰芳先生的字命
名的“畹华奖学金”，资助清寒学生。1948年1月30日，学校公布了《畹华奖学金办法》：

查本校前经筹募奖学金，承梅畹华先生热心赞助义演平剧，所得募款业经本校
奖学金审核委员会议决名为“畹华奖学金”。办法八条，兹将上项目办法列后，本
校学生如有合于申请奖学金资格于即日起具呈申请书交本校奖学金审核委员会(暂
设教务处)以便办理，仰各知照。

此布

熊佛西

一月卅日

一、名额：

暂定廿五名。

二、审核时效：

以六个月为一期，每年：-fl及九月分两期审核。
三、金额：

每名每月暂以卅万元为准，嗣后得依基金生息之多寡，随时开会决议调整之。
四、清寒学生申请额十五名，其资格如下：
A、凡本校肄业半年以上之学生有成绩可稽，其学业总平均分数及格者。
B、家境确系清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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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优秀学生奖学金名额十名，其资格如下：
A、学业成绩优异而操行在乙等以上者，由训导处题名。

B、操行成绩优异而学业成绩在乙等以上者由训导处题名。
c、演出工作优异之演员及工作人员由演出工作会题名。
D、一学期内未曾缺课者。
六、停止及递补：凡获奖学金学生如中途发现不合条例或中途退学时，得停止

其奖学金。

经委员会之决议事以其他同学递补。
七、本办法由本校奖学金审核委员会执行审核。
八、本办法经本校行政会议通过施行。

经过学生申请与校方提名，剧校于1948年3月1日公布了首批“畹华奖学金”学生名单。
“石来鸿、陈德坤、蒲映政、韦显、袁化甘、盛鼎、谢侬、杨滢、汪泪、石玺、陈珉、吴爱娜、

钟高年、纪慕舷、潘千里、王秀、彭涌、殷乃成、程慰世、张宁、朱伯东、王佩秋、徐石平、
钱泓光”∞1共25位品学兼优的同学每人各获得了三十万元的奖学金。这笔钱显然缓解了剧

校同学的生活压力，激励着学生继续努力学习。

熊佛西先生还利用这笔资金作为学术讲座基金，“开设了一个电影讲座，轮流邀请电影
界著名编导来校讲课，两周一次，全校同学均可自由听讲。阳翰笙、史东山、应云卫、张俊祥、

陈鲤庭等分别讲过电影的编剧和表、导演基础知识。这个讲座很有吸引力，每次上课都是座

无虚席，教室里挤得满满的”【7]。

熊校长还将余下的钱为“小剧场购置了八架电风扇”【8j。这些电扇后来也一起搬到了华

山路校区的小剧场里，继续为上戏的师生在夏日里送去清凉，直到后来的改建。
可惜的是，动荡的时局使这笔“畹华奖学金”未能维持下去。1948年夏，国民政府为

了挽救濒临崩溃的金融货币体系实行“币制改革”。原来的法币一律被要求兑换成金圆券，
原本就是一场巧取豪夺的币制改革，使这笔基金价值大幅缩水。“豌华奖学金上学期结存贰
拾柒圆及法币柒佰叁拾贰万元，折合金圆券伍拾陆元肆角肆分。现以此项奖学金经币制改革
后为数过少，无法生息使用，决定一次分配学生十一人每人计得金圆券伍元作为辅助缴纳学
杂费用。’’‘91

虽然，畹华奖学金未能维持下去，未能让更多的清寒学生得到帮助，但它作为上戏历史
上第一个以人名命名的奖学金被载入了史册。梅兰芳先生慷慨相助的高风亮节，也与熊老、
与上戏结下了不解之缘。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上海解放也指日可待。让熊先生有些始料未及的是，中共上海
地下党也来找他了。当时，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在1948年秋决定建立一个“戏剧电影

中心组”，由刘厚生、吕复与吴小佩组成，任务是统一联系剧影界的党员。吴小佩代表“文

委”任组长，演剧九队队长兼剧校教师的吕复则负责联系九队与剧校的党员，大多数分散的

党员则由当时相对较空的刘厚生联系。

1948年年底，淮海战役激战正酣之际，在中共地下“文委”的指示下，由吕复和刘厚
生出面，准备邀请几位知名戏剧家，发起组织一个剧影协会，作为外围组织，用以广泛联系

戏剧电影工作者，开展迎接解放的各项活动。“限于当时的环境，先行成立一个筹备组川10】。
他俩选中了熊佛西、陈白尘、黄佐临与吴琛，与他俩组成了“上海地下剧影协会”的六人筹

备组。

从这六个人来看，熊佛西、陈白尘、黄佐临三位既是剧校的骨干教师同时也是当时上海
影剧界声望最高的代表人物，而吴琛原是著名话剧编导，那时已转入越剧，正可以代表戏曲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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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正是时局最为紧张之际，“吕复同志按照地下文委的指示，请陈白尘同志代表组

织去找佛老谈的话州111。阅历丰富的熊佛西先生，在一番谈话后，感觉到这是地下党的意图。

熊佛西先生又惊又喜之下，毫不犹豫地欣然应允。

就这样，这个中共地下党在影剧界的重要的外围组织——“上海地下剧影协会”六人小
组很快就组建起来了。“熊佛老为主任、自尘师和佐临师为副主任”[1 2|。1948年12月，地

下剧影协会六人便召开了第一次碰头会议。据亲历者刘厚生的回忆：

从第一次碰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约半年时间，我们大约每三个星期左
右开一次会。每次开会都相当紧张，因我和吕复首先要照顾他们几位的安全。我至
今还记得那时日日不停的警车鬼叫声和夜间巡逻骑队的马蹄声。我们的聚会不可能
太多。聚会地点有三处：一是熊佛老的家里，那时他是上海剧校校长，住在闸北大

约是窦乐安路(今多伦路一引者注)一所一楼一底的房子，比较僻静，人去多了
容易引起注意；还有一处是四川北路路西的一条弄堂里白尘先生的家，但他是挂了
号的左翼人物，也不宜多去；最后是佐临先生给我们找了一处好地方，在福州路江
西路附近的一座大楼中的一套华贵的公寓里。那是上海巨商昊性栽的办公室，他是
文华电影公司的老板，佐临先生是这个公司的艺术主干。这时昊不在上海，办公室
空着，佐临有权自由出入。这里不像熊、陈两家那样容易引人注意，而且剧影界客
人多，可能给主人添麻烦，而吴的办公室本身就是开会的地方．非常理想，大家都
很感谢佐临。

每次开会，我们都是先谈时局，交流情况，特别是战争消息。有几次吕复都带
去党的文件宣读，那是大家最愉快也最感动的事。但会上最重要的事则是议论“我
们应该做些什么?”【13】

熊佛西先生当时独居住在今天的多伦路上的一所小楼里。每次“地下影剧协会”去他家
开会的时候“都各自带一些卤菜茶点，准备有人闯入时，就算是给他做寿而来的。他们一边

吃一边谈。佛老对他住宅的周围环境作了分析，都是比较僻静的地方，来往人不多，前后门

都安排妥当，进出方便，我们去时，也都约好了开门的暗号，总是由他本人亲自开门。气氛

是紧张的，但大家心情是愉快的，佛老的表现也是勇敢的。他曾告诉我，万一有人盘查威胁时，

他已经准备好了如何答复的话。”儿刮

当时同在一个小组的吕复还曾记得一次险象环生的经历：

有一次是在熊佛老家里，他安排在楼上开会。正在密谈时，突然楼下有敲门声，
他机警地约定暗号，独自下楼去。少顷，他笑着走上楼来说： “要是那家伙知道你
们在我家开这样的会，那就不容易打发了”。⋯⋯原来是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的

一个官员，被他哄走了。在后来一系列准备迎接解放的工作中，熊佛老对秘密工作
的警惕性和灵活性，表现得是颇有办法的。【1驯
地下剧影协会当时主要的工作大致是这几项：广泛联系戏剧工作者，宣传解放战争的胜

利形式和党的政策；做戏剧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印制散发宣传品；对戏剧电影各单位、

团体进行调查了解，开展护厂护校运动：组织迎接解放的演出及其他活动等等。“原定要发
展一批会员，由于战争形势发展极快，没有来得及进行，就由筹备组成员分头联系许多积极
分子开展工作。’’m1

熊佛西先生在这阶段里除了带领剧校师生一道勉力维持、保护学校财产不被破坏，师生

不受迫害之外。还接受了去做梅兰芳、周信芳两位京剧大师工作的任务，确保他们安心留在

上海，迎接解放。

当时，蒋介石早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启动“拯救学入计划”计划将全国有名望的教授、

知识分子以及从全国各地选举出来的“国大代表”带往台湾。甚至为表示“道统”所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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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第七十七代嫡传后人“大成至圣先师侍奉官”u列孔德成带往台湾。渡江战役前夕，下

野的蒋介石更是准备有计划地将各单位组织撤到台湾。

由于电影、话剧界一向是进步势力的主阵地，主要人员大都倾向进步，而不会离开。中

共上海地下党主要还是担心京剧界，尤其是在上海的梅兰芳与周信芳两位大师会在国民党胁

迫下离开上海。于是，在1949年三四月间，劝留梅、周二位大师的工作就交给了同样德高

望重的熊佛西先生。

经我们研究，认为请熊佛老出面最恰当，他同梅、周都相识多年，谊属同辈。
佛老欣然分访梅、周。周先生同地下党员姜椿芳早有来往，友谊深厚，不用多说；

访梅先生时佛老要求同他单独谈话，说是受“朋友”之托，来问问梅先生今后的打
算，希望能留在上海，不要上当，但要当心被强迫去台；梅当即表示，决心不走，
一定留在上海，请朋友们放心。临别时熊说了一句此事请不要告诉别人，梅说我对
家里人也不会说。佛老在我们下一次会上兴奋地讲述他圆满完成任务的过程，绘声

绘影，我们全都非常高兴。现在回想此事，其实用不着我们动员，梅、周也决不会
走，佛老之行，更重要的实际意义是表达了我们党对这些大艺术家的尊重和关心。[181
一向倾向进步的熊佛西先生欣然领命。很快，他就来到梅兰芳先生位于今天思南路上的

梅公馆，并圆满的完成了该项任务。1961年梅兰芳先生过世后，熊佛西院长在悼念文章中

深情款款地回忆了这段经历：

在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反动派运用各种威胁利诱的手段，强迫某些爱国
人士和他们一同撤退到台湾去。当时的小报也在造梅先生的谣，说反动派要派飞机
把梅先生送到台湾去。我们对于梅先生有坚定的信心，自然不信这些谣言。然而在
那些苦难的日子里，我们不能不去看看梅先生。于是，在一个初夏的黄昏，我受中
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委托，带着地下党对梅先生的关爱去访梅先生。寒暄之后，我
将来意向梅先生说了，并且着重地表达了党如何关怀梅先生的一切。他听了之后，
非常激动，感谢党对他的关爱，便毅然决然地说： “请朋友们别相信外面的谣言，

并请转告党，我决不离开上海!我一定和大家一起迎接解放!”他的话是这样的简
短，但是那样的刚毅有力。他的声音今天还在我的耳边缭绕。临别，我说： “今天
的谈话请勿告人。”他说： “您放心好了，连我的家人我也不告诉!”【1 9】

在后来的一次碰头会上，熊佛西先生绘声绘色地讲述，让刘厚生一直记忆犹新：
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分头去看望了梅先生和周先生，谈得很深也很亲切。佛老

推心置腹，表示是受“有关方面”委托而来，表示了党对他们的深切关怀。他对他

们分析了形势，鼓励他们不要怕受威胁，但要准备“应变”。佛老说，两位大师表
现都很好，都诚恳地保证决不会被反动派胁逃，他们都要佛老郑重地向党转达：“请
党放心”这是很有份量、很有勇气的承诺，我已记不全佛老在会上具体说些什么话，
但我还记得清楚他那高兴的神态。佛老很容易兴奋，一兴奋就稍有口吃。他为他能
够胜利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而这任务又是富有戏剧性的地下工作而神采飞扬。例

光阴荏苒半个世纪后，走出横浜桥、得到长足发展的上戏于2008年4月，特聘梅氏后

人梅葆玖先生为荣誉教授。在聘任仪式上，梅葆玖先生拿出一张认真准备过的发言稿，满怀

深情地说道：“上海将要解放前夕，1949年4月份，上海戏剧学院首任院长熊佛西和夏衍

同志先后来到我们家里，他们是奉命秘密前来希望我父亲留下来的，我父亲欣然同意。熊佛

西教授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今天熊佛西教授的上戏给我这个称号，让我做点事情，我感到特

别的亲切。”

2012年，上戏建立了梅派艺术研究室，梅葆玖先生再度应邀为研究室揭牌。他在上戏
也有优秀的弟子。今天，梅葆玖先生虽然走了，但相信梅派精湛的京剧艺术一定会得到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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